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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乐天

死亡对于有些存在来说，并非真正的终结。
                                                                   
————红衣女士

死亡对于有些存在来说，并非真正的终结。
太阳反常的毒辣给本来还带着些许憧憬的白乐天来了一记现实的重拳。
在35℃这样近乎恐怖的高温下，白乐天似乎连理智都被从身体蒸发出去了不少。
那股热力让表皮像是被放置在正在运行着的微波炉里，体内所有的液体都正拼命地
尝试着变成气体从皮肤的毛孔中向外逃逸，就是那样的感觉。
他坐在一个连站牌都早就被撤去了的公交站的金属坐台上。
不远处的写字楼的玻璃外墙反射着的阳光，照进白乐天那本身就因为睡眠不足而干
涩的眼睛，那种疼痛让他没来由的愤怒。
就是因为这些大量的玻璃幕墙，所以整个城市才会到处都充满了反射来反射去的阳
光。那些混凝土，柏油路和各种各样高大的建筑物不自然地改变了热力的属性，最
后形成了所谓的城市热岛，这让整个城市在本来就炎热的夏天变得更热……都是人类
的所谓的进步搞出来的结果，为了满足自己更好的生活，而加剧着对自然的干涉，
到了最后反而变成了对人类本身的折磨。
说到底为什么人类这该死的物种还没有灭绝啊？
愤懑地思考着，到了最后白乐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都是人类的不对，都是人类让
这个世界变成这样的。
完全忽视了自身既得利益者的身份，傲慢地抹黑着将城市建立起来荫蔽他人的努力
者，他的这种卑劣与迁怒，来自于他本身极端的自我厌恶。
而这份自我厌恶的原因也并不出自其他的任何东西，而是他单纯厌恶着自己而已。
换言之——他并非厌恶的是作为人类的自己，而是因为自己是人类而厌恶人类。
诸如此类难懂的话语，他自身当然不会明白，就算偶然听到别人关于他这样的评价
，他也会带着强烈的厌恶感攻击说出这些事实的人吧……毕竟他就是那样的人。
而现在，位于酷热的临安之夏，这个本来就偏激的男人更是几乎被炎热夺走了所有
用于维持情绪稳定的理智。
缺乏睡眠本身就让白乐天的脑袋没那么清醒，再加上这要命的高温，让他本来就极
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加紊乱。
他一边嘟囔，一边艰难地让快粘在一起的眼皮忍着痛睁着。
他正留神着道路尽头不断驶来的闪着银白色光芒的长影，看其中是否有一辆他不知



道会否来的车。
但从他坐下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分钟了，哪怕是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城市，也不至于需
要这么久。更何况，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应该不是一个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城市。
热烙铁一样的金属台把他屁股都快烫化了，实在也坐的太久了，即便身体和心理还
能承受下去，手机的电量也支撑不住了。
也是直到这时，白乐天才想到，自己似乎可以在手机应用的地图里，查到公交的实
时位置。
“我真是个傻*。”
在说出一句所有人都觉得是实话的粗口后，这位受过正常高等教育的大学在读生终
于想起了自己是可以使用智能手机的现代人，真是可喜可贺。
然而打开地图之后他才知道，这车站早不知停运多久了。
而他，像个傻*一样在这坐了二十多分钟。
本来就已极度烦躁，现在白乐天更加无法抑压自己的情绪。
怎么会连这最基本的常识都没的？明明一早就知道有手机可以查，为什么会在这里
坐了这么久？
这种但凡有个旁观者就会忍不住质问他的问题，他居然直到现在才想到。
可是不同于任何精神正常的人，在自怨自艾后的第一时间，他的心里突然就出现了
莫名的仇恨，他开始咒骂起了自己来到这座城市之后所经历的一切。
好像这城市的所有人，所有地方，所有建筑，所有景象，都在仇视他，妨碍他，阻
挠他一样。
再接着他开始咒骂其他的那些与他的境遇不相关的事物，什么社会，资本，政治这
些他根本就只得一知半解的东西，最后把所有错都归结于人类。
那并不是什么理性的批判，仅仅只是失败者的迁怒，仿佛这咒骂能改变他的境遇一
样，他不停地向空气输出着不堪入耳的词语。
但，骂了没多久，他又笑了起来。
那并不是释然的笑，那是一种嘲笑，对自己的嘲笑。
白乐天，漫长的二十多年人生，从头至尾都是个失败者……一想到自己曾经心中的那
些不切实际的雄心壮志和如今这个一无是处的样子，他就总是能笑出来，仿佛已经
变成了一种习惯。
不过三两分钟，那笑的声音也变得细如蚊蝇，他忽而又颓丧了下去。
思来想去，在这二十多年的人生中，他竟然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一个能嘲笑，能责
备，能憎恨的对象。
就连一个这样的对象都没有。
这并非因为他善，因为所谓的善人根本不会有他心中常常出现的那种愤怒，不满和
怨恨。
他既厌恶那些他觉得是弱者的人，又厌恶那些他认为是强者的人。
前者他不屑于去称其为敌；而后者，他又似乎没资格被称为那些人的敌人。
但他始终觉得自己该有个敌人，一个始终与他相对，一个既非弱者又非强者的敌人
。



这恰恰又反映出来他的弱……因为他又没有那些知所谓的弱者的谨慎，又没有强者的
那种自信。
又自负又自卑，又傲慢又卑微。
可这样的他，却在人生的如今这个节点，试着做了件勇敢的事。
当然了，只是自以为的而已。
他孤身一人来到了这里，为了追寻一个在梦中出现过一次的天启。
那是大约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本来已习惯了晚睡的他，不知怎么那天很早就睡着
了。
入梦的过程很快，几乎只在闭上眼之后，他就发觉自己已在梦中了。
在梦里，他身在一个庞大而古老的城市里，那里高楼四起，金碧辉煌……城市的道路
足有四五百米宽，而道旁的建筑高的则直通云际之上。
这座如同黄金雕琢而成的城市的位置在沙漠的中央，它在无边沙海之上，如同一座
巨山一样挺立着。
他所在的位置，是这座巨山般的城市的山顶，中心高塔的塔尖。
这距离地面至少也有四五千米的高大建筑物，如同这个璀璨的文明向天空刺出的长
枪。
从塔尖那位置向下望去，白乐天所能见的，只有云雾缭绕。
在梦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本来不该属于这个城市，也不该站在这里。
他是应了某个人的呼唤，是某个存在让他到达了那里。
而那存在当时就站在他面前。
那是个不断向他靠近的，在他面前的，形迹难辨的模糊白色影子，白乐天根本看不
清它到底是什么。
但他却在那东西匍匐前进发出的噪耳杂音中，听见了一个微弱，可确实存在的声音
——一个女人的声音。
“……请不要停止……寻找我……请不要……忘记我……亲爱的你……请……无论如何……
等我……”
那一幕，换任何人来估计都会觉得像是恐怖片里的场景，可是白乐天却没有向后退
，相反，他伸出了自己的手……他试着去触碰那模糊不清的幻影伸出的，像手一样的
东西。
因为不知为何，在感受到那颤抖着的声音时，他的心好像也在被牵动着。
好像自己早该认识「她」，好像自己早已见过「她」。
但还未触碰，只差一点就能触碰到的时候。
刺耳的轰鸣声自四面八方响了起来，那声音几乎震碎了白乐天的耳膜。
那是一种奇异而又可怖的哨音，从地底深处传来，夹杂着呼啸的风声，在整片天空
响彻。
大地的裂缝中刮出的飓风吹散云雾，猛烈的冲击让白乐天脚下的地面开裂瓦解，整
座高塔似乎在冲击中开始坍塌了。
那景象简直跟末日一般，土崩瓦解的黄金城里，狂风、尘埃、沙石弥漫，一切都在
崩溃……



可白乐天，他却仍然伸着他的手。
即使耳朵已经听不见除了风中巨响以外的任何声音，眼睛也在暴风中难以看清眼前
的事物，他仍然想触摸到那阴影中的存在。
简直像不要命了一样，在那座城市崩溃的那一瞬间，在脚下的地面即将不能再为他
的起跳提供反作用力的那瞬间，他跃向了那团阴影伸出的像手一样的末端，他似乎
感觉那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
可最终，当他踏出那一步的时候，那团阴影也像风中的散沙般飘散了，他伸出的手
能抓住的东西，到了最后只有虚无。
再然后，就是笼罩了一切的，无边黑暗。
他就那么醒了，但若只是醒了便好了，只当做个噩梦，便不会再有后续了。
可这个梦却不像他曾经做过的所有梦一样，在苏醒之后的半个小时后就连内容都记
不清。
他直到此时此刻都仍然记得那个梦，和梦中的细节。
不仅如此，在那之后，每当他走在繁华的都市中央，街边，甚至是坐在家里望着天
空时，他都能看见那个身影隔着迷蒙的星尘和光屑，凝望着他。
而每到夜晚的时候，他的脑中都会浮现出当时的那座城，还有无数的用各种文字写
成的名字。
其中就包括那座名叫……皮那克托斯，那座城的名字好像就是这个，这个单词他感觉
好像是这么读的。
也正因为此，他有强烈的预感，那并不是一个梦，而是某个人向他传达的讯息。
他知道无论跟谁说这种事，对方都只会觉得他在发疯，所以他没告诉任何人他的目
的，就来到了眼前的这座城市。
整个浙江的中心城，自古便有人间天堂美誉的古城……白乐天有着强烈的预感，他觉
得自己会在这里找到梦中的答案。
抛去极度矛盾的内心，白乐天本来也还极其勉强的能算是半个正常人，应该能察觉
到这想法有多蠢才对。
可偏偏，在嗤笑过所有自己的幻想和疯狂后，只留下了这个，他深信不疑。
在这么多年的人生中，这还是一次发生在他身上的，早已渴求已久的奇遇，他不想
放弃这个机会，哪怕最后落得一场空，至少他尝试过追寻，所以不会后悔。
即便是诡异的破灭之梦，对于他而言都仿佛是天启降临。
这是他平淡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接近伟大的一次机会，哪怕结局是跌落深渊，他也希
望见识到一番从未见过的光景。
毕竟，若连想付出生命去争取的东西都并不存在，那生命本身又有何价值可言？
于是他独自一人坐了一日一夜的火车到了，到了这座他只在十年前来过一次的城市
。
但，似乎那天启，并未眷顾他。
这已经是他在这座城市呆的第五天了，他在这期间已经不知道走过了多少街巷，路
过多少人的生活，可他仍然没找到答案。
这几天他已经见过无数女性的背影了，可没有一个是他所追寻的那个在模糊光影中



对他说话的人。
想想也不可能是的吧？说到底，他根本没有一点关于那存在的线索，在这个世界上
也没有任何关于那座名叫皮克那托斯的城市的讯息。
一切都不过是梦中虚影，可他偏偏不相信。
住处换了三四个，钱也已经花的所剩无几，而他满大街寻找的那个所谓的天启……似
乎连影子都没一个。
再隔两日，他便无论如何也要走了。
但在走之前，他还有最后一个目的地。
那是他在从梦中醒来后的第四天，他在整个地图上思索甚久，最终决定要作为终点
前去的地方。
不过那只是某种连他也说不清的直觉而已，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而如今，也到了去那个地方终结他那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时候了。
可是地图显示，要去那地方的话，他要坐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而且只有他面前的这
一班。
如果它来不了，那白乐天也就无处可去了。
在这最后时刻，白乐天怀疑起了自己的命运。
在白乐天心中，那直觉是不会错的，但白乐天感觉他本身，可能没有遇上那天启的
命。
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又笑了，或许他就该乖乖接受作为失败者的一生。
消极的想法，炽烈的阳光，以及内心的烦闷……他几乎已经把自己逼疯了。
此时此刻做些什么也没有意义了，白乐天已经不再想着别的方法了，这趟车不来，
那可能真的命中无缘吧……他也不想找别的办法了，算了吧。
于是这坐在一个早已停运的公交站发了十多分钟的呆的傻*，像个疯子一样突然在空
无一人的站台笑了出来。
“真该死，为什么我运气总是那么差？为什么明明我求之甚少，却永远一无所得？
”
他开始对着某个根本不存在的人发问，抱怨。
这可悲可笑的行径根本不会得到任何回应，只会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失败者。
终于，烂也发过了，话也没几句了，他也跟着站起身来。
他用手甩掉额头上的汗，打算离开了。
接下来他可能会去市中心吧，途径某个科技园，再到某个小区。
他会一无所得，在最后，他会带着他的遗憾，离开这座城市，并在某个地方过完他
普通的平庸的一生。
可，有人却不希望他得到那样的命运。
一只不知谁的手搅动了他的命运，让它不再流向那原本与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差不
多的河里，而是把他推进了奔涌不息的乱流漩涡中。
而这一干预直接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本来不会出现的东西出现了。
本来已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公交车，在白乐天还未走出第五步路的时候，停在了他
身后。



“啊？”
公交车门打开，冷气吹在白乐天身上的时候他才意识到，现实似乎在最后给出了他
答案，他结的缘，似乎真的给他找到了一条路。
笑了，白乐天又笑了，只不过这次的微笑，是带着真的欣喜的。
“你要走吗？”
司机的声音打断了白乐天的思考。
“走，当然走。”
没说多余的废话，也没问任何问题，白乐天熟练地打开支付宝扫码上车，习惯性地
坐在了车门最近的位置上。
就这样，这辆除了司机和他以外再无别人的公交车，穿过阳光，灼热的空气和七月
的风，碾过一地的落叶。
两个小时很长，长的能让人回忆完自己的人生。
两个小时也很短，来不及让人看清自己，就走向了不可避的命运。
“醒醒，孩子，终点站到了。”
感受到有人在拍自己的肩膀，白乐天猛地睁开了双眼。
他因为太困在车上睡着了，所以就这么一路坐到了终点站。
但是还好，他的目的地也就是终点站前一站，走一会儿应该就到了。
不过他现在有点饿，是该先把饭吃了。
当他正准备出发去附近的麦当劳时，身后的声音叫住了他。
“孩子，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是司机，那个戴着白色帽子的胡子拉碴的中年男人点起一根烟，靠在车门上。
“怎么了？”
“你明显不是本地人，本地人是不会在那种地方等车的。”
司机吞吐之间烟雾缭绕，白乐天一时看不清他的脸。
“对，我是南方来的……呃，游客？差不多吧。”
“那你是来这座城市干什么的呢？”
我来这座城市想干嘛跟你有毛关系，白乐天心想。
但他并没有这么回答。
“我来找人。”
白乐天回答时没管司机能不能理解，他现在脑子里装的就是这个，所以他就直接说
出来了。
“找人？那是找什么人呢？”
“这跟你有关系吗？”
终于也不耐烦，白乐天冷冷地说。
“抱歉，我这人就是有多嘴的毛病，只是在刚刚我帮你向群星求了个卦象，想告诉
你。”
“不必了，我没兴趣。”
白乐天扭头就要走。
“你是来寻求天启的，对吗？”



精准，直接的话语，像子弹穿过白乐天的大脑。
“你怎么知道？”
“卦象里显示的，啊，你所追寻的天启，还是个女人……不，不对。”
司机愣了一下，但没有解释他这语焉不详的话，只是吸了一口指尖的烟，把带着尼
古丁的白雾吐向夜空。
“你信命吗？孩子。”
“呃，有一点点吧。”
白乐天点了点头，他突然很想听听这大叔到最后到底想说啥。
闻言那司机微微颔首，白乐天看他抿了抿嘴唇，好像在努力地想要说些什么的样子
。
司机的神色像是挣扎了一番，而最后他似乎向心里的什么东西妥协了，只听他长长
地叹了一口气。
“能把你的手给我看看吗？左手手背，像这样。”
男人把他那只褐色的左手举起来，在他手背上，白乐天看见了一个白色的五芒星图
案。
“啥意思，你不是已经看过我卦象了吗？”
“那不准确，我得看点具体的东西。”
“我先跟你说好，我没有钱可以给你。”
白乐天警惕地说道。
“放心，我不收你钱，也不要你干嘛，你只要把手这样举起来就行。”
白乐天犹豫了一秒，最后还是把手举了起来。
那男人隔着两米远的距离看了看白乐天的左手，然后他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不管你信不信我，孩子，我都要告诉你一件事——虽然我不知道你你要找的人具
体是谁，但你如果要继续找下去的话，你的处境会非常危险。”
白乐天愣住了，他没想到这个跟他素不相识的人会这样直接的给他一个警告。
但是随即他又恢复了正常，因为他意识到，司机虽然一开始像是说中了他的目的，
但最后却也没有明确地指出来……有可能，这只是他固定的一番说辞，他对谁都这么
说。
而在白乐天还在思考的时候，那司机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了一块金色的饰物。
哈，果不其然，我就知道他给我算命就是为了把他这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金饰卖
给我。
白乐天冷笑，他感觉自己刚刚花时间思考，都是在这种不知所谓的事情上浪费了时
间。
“我不会放弃的。”
“那就把这个拿上吧，孩子。”
他把那块金饰品放在了白乐天伸出的手上。
“我不买，我不需要这种东西帮我消什么灾，你赶紧把它拿回去吧。”
白乐天握住那金饰之后才反应过来，他赶忙想把这东西还给眼前这个强买强卖的司
机。



“我应该一开始就跟你说了，不收你钱，这东西当是我送给你的。虽然不知道能不
能起作用，但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东西了。”
司机摆手制止了白乐天，他看着白乐天的时候白乐天才第一次认真打量眼前这个人
，他的脸有点宽但不圆，颌骨突出，一对大的有些不自然的眼睛嵌在下陷的眼窝里
，表情看起来又呆滞又颓丧。
可白乐天能感觉到，他看着自己的眼神很认真，很真切。
“啊？啊，呃，那……谢谢啊。”
也不知是什么缘故，白乐天居然把这东西收了下来。
白乐天有些尴尬地朝司机点了点头道了谢，就当他说完再见转头要走的时候，司机
又叫住了他。
“等等，孩子，我能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
“你说。”
司机顿了一顿。
“其实连你自己都不太清楚自己在找谁吧？”
“呃……是有点。”
白乐天说了实话。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放弃呢？虽然这话是由我这陌生人说出来的，你可能觉得很难
接受，但是我真的没有骗你，继续找下去会很危险……你真的不能停止吗？”
“抱歉啊，我做不到。”
白乐天摇了摇头，他冲着司机尴尬地笑了笑。
“这件事跟你和我说的话没什么关系……来这里寻找我的命运，是我自己的决定，我
相信它一定是重要的，哪怕真的会有危险，我也不想放弃。”
司机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是话到嘴边，他又停住了。
最后他还是给了白乐天一个笑。
“那祝你好运，孩子。”
就这样，白乐天没再回头的走了。
注视着白乐天的背影许久，直至再也看不见时，那男人叹了口气。
“终究还是劝不动啊……我是否太多管闲事了？”
他又点了根烟，叼在了嘴角。
“可是孩子你没明白啊，从来都并非我们选择命运，一直……都是它选择我们。”
回看白乐天，他正向着向着他一开始的目的地前进。
走出去很远之后，他才想起来刚刚那司机给他的金饰。
他把金饰从兜里拿出来仔细端详。
那饰品是一块金色牌子，上面刻着一颗不知道是青蛙还是鱼的动物的头。
不知道为什么，但白乐天感觉这奇怪的动物的头，竟没来由地跟刚刚那司机有些相
像。
没管干不干净，在没什么人的地方，白乐天直接拿牙轻轻咬了一口。
有印儿，而且很清晰，这块牌子含金量很高。
掂在手里也不算太轻，这东西少说能卖个千八百。



白乐天现在有点后悔了，他向来不是爱占别人便宜那种人，如今自己从陌生人手上
整来这么一块贵重东西，多多少少他心里有点愧疚。
早知道当时不听他的把这东西强塞回去给他得了。
可是已经走出去这么远了，已来不及回头了。
在麦当劳草草吃了一顿，就已经快九点了，他没多少时间可耽误了。
踩了辆单车，他飞速地驰向他的目的地。
那是一栋巨大的建筑物，在黑暗中，它看起来就像一座西式的古老城堡。
在迷蒙灰暗的夜色下，它像是藏了几百只怪物一样可怖，让人不敢接近。
那是个时装城。
时间是晚上九点，时装城里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已经停止营业了。
所以这看起来高大如城堡一样的建筑物，被笼罩在了黑暗之中，只有几点微光在黑
暗中闪烁。
就是这里了，白乐天那靠不住的直觉，给他指示的方位就是这里。
这是一个看起来根本不该与他有任何关系的地方，但白乐天却觉得，自己就应该上
去。
但现在时装城所有的门都锁了起来，只有一楼的正门和停车场两处还开放着，而这
两处的门口都有在执勤的保安……如果走正面，白乐天是肯定进不去的。
那该如何是好？寻找梯子直接爬上这里的二楼吗？还是不管不顾地在某个保安不注
意的时刻冲进去？或者……干脆放弃现在进入的想法，等到明天再说？
不，都不行。
不切实际的想法，莫名其妙的决心，以及……无法压抑的强烈愿望。
它们没有让白乐天发疯，反而，让这几天一直在发疯的他冷静了下来。
一定得今天去，他的预感告诉他必须是今天晚上进入这里，所以他不能择日再来。
他绕开了正门，仔细地观察着这座建筑物，看是否，能在其他地方找到机会。
而只走出不到三十米，他已找得他所需要的那机会了。
那是一家尚在装修的位于建筑城一楼的店铺，一共两层，复式结构，而似乎因为还
在施工的原因，它此刻居然是没被封闭的状态，从外面可以直接进入服装城的一楼
。
白乐天笑了，这次真的是因为开心才笑出来的。
也许命运并不眷顾他，但至少，没夺走所有他能走的路。
他扶着尚未涂上石灰浆的墙壁，踩着满地的施工废料摸索进了这栋建筑物，因为早
已过了营业时间的缘故，这里的一楼只有几盏并不明亮的灯还开着，其中有一些还
忽闪忽闪的，像某些恐怖片里闹鬼时的场景。
但白乐天不管这个，他三步并作两步，开着手机的手电，找到了服装城的楼梯间。
这服装城统共九层楼，而白乐天的目标就是最高处的第九层。
爬楼梯对于久疏锻炼的白乐天就像酷刑一样，可他依然坚持爬了七层楼。
最后实在体力不济，他只能打开楼道的安全门，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能爬上九层。
打开第七层的安全门之后白乐天人傻了，因为隔着他几步远的地方就有手扶电梯，
从电梯边缘往下看，原来这电梯从二楼开始就有了，是他自己没察觉到，还哼哧哼



哧地爬了半天。
服装城的七楼到九楼似乎仍然有在营业的店铺和仓库，所以不时会有穿着时尚的女
性在他身边走过。
人生每一个选择，都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
而登上手扶电梯，就注定了白乐天之后的命运。
徘徊在九楼混乱的仓库和店铺间，绕开一地等待分拣的衣物和一摞又一摞的包裹，
白乐天陷入了迷茫。
真的是这里吗？
这里的景象，跟他的梦，连一丝一毫的关系都没有。
在他绕了七八圈后，他更加确信了这个想法。
每个角落，每间店铺，甚至于路过的每个人他都仔细打量过了，可这跟他在梦中体
会到的感觉完全不同……无论再怎么不想承认，他此刻都必须承认一件事，这一趟他
是没有任何收获了。
当然了，这种感觉，也仅限那一刻。
因为下一个瞬间，命运迎面而来。
低头叹气的白乐天，与一位女士撞了个满怀。
“不好意思，您没事吧？”
白乐天立刻赔礼道歉，内心暗骂自己走路不看路。
“没关系，我没事。”
声音响起的那一刻，一股如洪流一样的不属于他的记忆冲入了他的脑海，疼痛让他
捂着头跪在地上，但尽管紧闭双眼，他也没法阻止自己不去观看那些画面。
两颗太阳高挂在天上，巨大的湖泊中央，一个巨大的身影弓着身子，披着如同裹尸
布一样破烂不堪的黄色长袍，而在它身下水面的涟漪中，白乐天看见了注视着他的
无数只眼睛……
恐怖的画面将他一瞬间吓回了现实中，睁开眼睛之后他发现自己此时并不在楼道里
，而是在某间店铺中。
而他发觉自己正半躺卧着，安然地枕着什么柔软的东西，而鼻间则能嗅吸到一股花
香。
而身后那柔软的枕头一样的东西还在起起伏伏，背后的感觉也甚是温热。
“哎呀，你醒啦，你没事了吗？”
这声音自己摔倒前似乎听到过，白乐天立刻深吸了一口气。
自己此刻正躺在刚刚撞到的那位女士的怀里……而且还不知道睡了多久。
理解现状之后，白乐天以最快的速度站起了身，他必须立刻回过头向这位女士道歉
。
但，当他转过头时，一股没来由的恐惧袭上心头，仿佛那黄色的巨大虚影就盘踞在
他面前。
“不需要再躺一会儿吗？”
那声音非常温和，如草原上的清风一样，把白乐天眼前的幻象驱散了。
眼前的人是一位坐在宽大扶手椅上的美丽的女性，她一头淡金色的长发裹着素白色



的瓜子脸，双眼水汪汪的，像早春的湖泊中荡漾的涟漪，白皙的脸上带着点红晕，
一身淡鹅黄色的衬衣勾勒出她姣好的曲线……想到自己刚刚枕着的柔软部位，白乐天
立刻红了脸。
“真是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那都不要紧。”
她站了起来，然后用手托起了白乐天的脸颊。
“孩子，你需要休息。”
白乐天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对方的举动，等他意识到的时候他的脸变得更红了，但
他在这人生二十多年里又极少与女性相处，所以他此刻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哦，抱歉，你不喜欢被这么触摸是吗？”
她似乎注意到了白乐天的窘迫，赶忙收回了手，冲着他笑了笑。
“不好意思啊，我以前当过很长时间的医生，职业病犯了。”
“啊……不是……只是……”
白乐天已经开始有些语无伦次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倒确实希望说出不希望对方触摸他这种话，但是他内心却又有些希望对方继续触
摸他的脸……所以说人本身就是口是心非的动物。
但他此刻脑内的想法似乎没有被对方察觉，而且好像还被对方误解了。
“话都已经快说不清楚了，看来你真的已经很久没好好睡觉了，也难怪你刚刚会晕
倒。”
她说的确实是实情，白乐天这几天几乎都是晚上三点多才睡的，又是早上八点出的
门，再加上今天又走了近一天多的路，除了在车上睡了一会儿之外就再没休息过。
“你必须休息一下了，你的状态非常糟糕，亲爱的，再这样下去你可能有猝死的危
险。”
刚刚想反驳，但白乐天的身体却不听使唤。
也不知道是对方的判断确实准确，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当终于身处有冷气的地方，
享受着这种舒适的空气，白乐天忽然就觉得累了。
他开始感觉很不舒服，凝固的汗液粘在皮肤上，混合上脸上分泌的油脂，他此刻就
感觉自己的皮肤很难受；双眼也艰难地睁着，浑身的骨头都在疼，而且头也昏昏沉
沉，就好像刚刚通完宵一样。
再加上这房间里那股难以言喻的扑鼻香气，白乐天没忍住打了个哈欠。
打完这哈欠就不得了了，困意如同洪水决堤一般涌入脑海，几次睁开又闭上眼睛之
后白乐天竟发觉自己真的想睡觉了。
他依旧还能抵抗那股困意，原因是他仍旧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所以他还能艰难地维
持理智。
可那理智还能支撑他做些什么？最后，他只是艰难地说出了一句话：
“我……我得走了……”
他打算转身寻找自己的背包离开这里，可他发觉自己已连转头都觉得困难。
已不行了，意识已不太能支持，虽然刚刚已经睡过一次，但现在，白乐天可能又要
倒下了。



“没事的。”
温柔的声音击溃了白乐天的意识防线，他感觉眼前的人伸出了双手，在意识朦胧间
，他忘记了对方的身份，他居然也伸出了双手，倒在了那人的怀抱中。

 


